
□王 剑

40年前，水在我的老家很紧缺。
我的老家在豫西的黄鹿山，这一带

属于伏牛山的余脉。山是矮山，高约三
四百米的样子。山的一面，长满了荆
榛、野槐、山核桃树，以及铺天盖地的
野草；山的另一面，被开垦成高低错落
的梯田，分季节种着小麦、玉米、红
薯、烟叶等农作物。我老家所在的那个
村庄，就处在半山腰的位置。村里30多
户、100 多口人，一条泄洪沟从村中穿
过，村民们散居在沟两边依山而建的窑
洞里。窑洞外面，入眼的都是随梯田慢
慢抬升的黄土山。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村民们祖祖
辈辈都是靠几亩薄田艰难度日。说日子
艰难，是因为我们这一带干旱少雨。山
地梯田，土层薄，庄稼“望天收”。其
实，这还不算什么，致命的是村里饮水
严重缺乏。

从我记事起，村里的饮水就主要靠
两眼水井。水井处在地势较低的一块平
地上，井边长着三棵白杨树和一棵柿子
树。井的四壁用山石砌了护边，深度有
五六米的样子。这两眼井，都属于泉眼
井，出水量不大，远不能满足村民的饮
水需求。没办法，大家只好排队取水，
谓之“等水”。

每天天不亮，村民们就纷纷拿着水
桶、钩担、绳子和水瓢，到井边排队。
有时候排队的人太多，就派一个小孩，
专门在井边等候，大人们就先到地里干
活儿。我小时候，就经常被大人们委以

“等水”重任。
孩子们三五成群地坐在井边的树

下，一边抓石子儿，一边等水。取过水

的人家刚一走，后面的水桶就往前挪一
挪。挨到了，孩子们就麻利地踩着井边
的脚窝下到井底，用水瓢把那攒够两桶
的泉水舀到水桶里，然后由大人用绳子
拉到井上去。很多时候，舀到水桶里的
井水是浑浊的，含有泥星和细沙，村民
们也舍不得泼掉。依然担回家，澄一
澄，再倒进水缸里。我不知道这样等水
的日子持续了多久。多年以后，这让人
心酸的一幕仍深深地印在我童年记忆里。

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家里急等用
水，那就得到邻村杨家沟“借水”，或者
到更远的老周沟拉水。杨家沟村里有一
口井，井水很旺。从我们村到那里，得
先沿一条崎岖的红泥小路爬到岭上，再
穿过一条荆榛和黄蒿密布的小道。打满
两桶水后，再顺原路返回。来回二三里
地，需要花费小半天工夫。因为是借
水，遇到杨家沟的人，村民们就赔着笑
脸说一些奉承话。

到老周沟拉水，得套上牛车，单程
就有三里地。老周沟山高路陡，拉一车
水，得三四个人帮忙：一人牵牛，一人驾
辕，两人在后面推车。有时，为了不枉跑
一趟，帮忙的人还得每人再挑一担水。

山路上，牛拉着沉重的水车，缓缓
爬行，后面的人使出浑身的力气推着
车。汗水爬满他们的额头，打湿了他们
的衣服。上中学时，我就曾多次参与这
样的劳动。有些村民实在受不了，就到
县城买房居住。

1994 年 9 月，距离我老家不远的小
浪底水利工程开工了。我们村虽然不搬
迁，但村民们的思想观念却发生了改变。
几个在外面长了见识的“能人”勘察了地
形，认为从村东的杏树沟，打一条穿山隧
道，通到老周沟的泉眼旁，就可以把水引

到村里。他们买来挖山工具，风风火火地
干了起来，我父亲也参加了这次引水行
动。我那时大学刚毕业，回乡时还专门到
隧道现场看过。谁知主意是好，但隧洞掘
进 50 米后，就挖到山石上。最终因技术
难题，引水计划被迫搁浅。

2001年，小浪底工程竣工。它给我
们村带来的直接红利是，一条通往库区的
柏油马路穿村而过。水库蓄水后，黄河水
顺着黄鹿山谷回流，我老家所在山岭的地
下水得到了涵养和补充。村民们发现，村
里两眼井的出水量竟然比以前多了。

2008年年初的一天，一个好消息传
到了村里：县里要拨一笔专项资金，用
于村里的水利建设。县水利局来了专
家，实地踏勘后优选了一种方案：从芦
苇茂盛的桫椤沟，把泉水提灌到我们村
所在的山岭上，并在山岭上修建一座储
水用的水塔。村里有一个在县城工作的
热心人又捐助了一万元资金，购买了塑
料管、水表和水龙头，把自来水管网铺
到了各家各户。这样，困扰村民几辈子
的吃水难问题，终于得到了彻底解决。

2008年底通水那天，我专门回到了
村里。只见全村人都穿上了新衣服，像
过节一样喜气洋洋。笑声，流水声，锣
鼓声，整个山村都沸腾了。

因为有了自来水，我们村就成了美
丽乡村。山村里绿树成荫，空气清新，
各种野菜山果应有尽有。村民们劳作了
一天，回到家，水龙头一拧，水哗啦一
声就来了。现在，原来在县城居住的村
民又纷纷搬回来住了。村民们坐在村里
的老皂角树下，喝喝茶，唠唠嗑儿，或
者坐在冬暖夏凉的窑洞前，晒晒暖儿。

谁会想到，苦了几辈子的村民，现
在的日子竟比神仙还舒坦呢！

等水的日子等水的日子

□婉冰

在哪里都能遇见你
在我不经意抬头低头的一瞬间
在日子的每一个缝隙里，游来游去
在我的左右心室里，来回碰撞
莲花般交替开放
在一首歌曲的余音里，我忍不住
紧紧追随着你刚刚走过的足迹
手心里
紧攥着刚刚破壳而出的泪滴

总是一个人傻傻地站在大街
或小巷，或者空空荡荡的广场
望着一个恍惚间熟悉的身影
渐渐消失在人海，一个人去我们
曾经去过的咖啡厅，一个人
追寻空气中，你我残留下的气息
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将黄昏的车站
碾压成碎片。一个人
在一场电影结束后，孤单地离去

我愿为你生出亿万双彩色的
透明的翅膀
夜夜飞翔在有你降临的夜空
我愿独自去追赶太阳
而手里的竹篮空空
我愿纵身跃入你手中高举着的
空空的酒杯
在你的唇齿之间筑一个温暖的
虚无的巢，一直到老

好想好想你
好想好想你，好想你能陪陪我
在我孤单落寞的时刻。而你
只能独自徘徊在七月的江南
踟蹰于群山的另一端，或者
被星辰、露珠与花儿紧紧簇拥着
沉默如苹果

不知道我一遍遍
镂刻在太阳之上的思念，你是否
能够看见，不知道
我一串串从灵魂深处逃离的呐喊
你是否能够听见

轮回里的风，无论往哪一个方向吹
都不能将你从我的掌心里吹落
都不能
将系在你我脚踝上的丝线，咬破
当月亮透过午夜寂静的窗棂
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洒下遍地
黏稠的光辉，我知道
每一粒光辉里，都晃动着一双
水洗过的眼睛
每一粒光辉里，都漂浮着
万物不为人知的甜蜜、苦涩与疼痛
以及白茫茫的钟声

无题无题（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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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锐

一
伴着小雨，我和一个叫“官渡桥

村”的地方如期相约，生命里短暂的一
段“芳华”印记在这里，定格为一次温
暖的记忆。

漫步在官渡桥村充满厚重文化气息
的村道上，身心似乎都处于一种恍若隔
世的境域中。官渡之战——在华夏文明
史册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曾经发生
在我此时所处的村庄。打开时光的影
像，曹袁双方的激战，刹那间呈现在眼
前，金戈铁马，狼烟四起，横尸遍野，
血与泪的晕染，爱与恨的搏杀，为曹操
成就一方霸业筑下坚实的根基，“官渡之
战”也随着曹操袁绍的争雄落幕，成为
千百年来被后人剖析借用智慧的参照。

日月更替，岁月峥嵘。有些人有些
事，随着时代的前行成为人类浩瀚史册
中被人铭记的一个符号，或者一段文
字；而有的则成为陪衬，被如潮水般的
后人后事所掩埋。也许，官渡之战让人
们争相传颂的是一件事，一些人，抑或
是一个“远古的官渡”，昨日的“官渡”
在今天是如何的模样？对我来说一切都
是未知。

与文朋诗友撑伞在官渡桥村行走，

在感受千年前官渡悠远气韵的同时，更
多则是感触它现代文明蓬勃的生命力。

“官渡桥是桥名，又是村名，管辖官渡桥
和逐鹿营两个自然村。”听着村支书孙福
泉的介绍，“逐鹿中原”“鹿死谁手”两
个成语瞬间就从脑海中蹦出，“鹿”本是
一种吉祥的象征，在曹袁之间却成为一
个刺激战争爆发的导火索和牺牲品，令
人痛惋。纵观古今，任何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的文明史都是一部血泪史，我不
想让远古的惨烈事件为今日的探访蒙上
哀伤的基调，让遐思止步，尽情畅享官
渡桥村今日的和谐与繁荣。

二

曹操作为一代枭雄或褒或贬任由后
人恣意评说，可他“对酒当歌，人生几
何”的豁达；“山不厌高，海不厌深”的
哲思；“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
以及“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
烂，若出其里”的胸襟，历史上又有几
人能与之相匹敌？古人远逝，但他的精
神遗风却恒延至今。如今的官渡人固守
着这片曾经浸染先贤热血的沃土，心中
对幸福生活的渴望丝毫不减古人。

如果说官渡之战让世人评说的是曹
操的奇才霸心，官渡寺让后人崇敬的则
是关羽的忠义神武。官渡寺置身繁华之

处，却外溢着静谧之韵。寺院内关公的
金身塑像正气浩然，威震心魂。昔日的
狼烟之地早已是良田万顷，百业俱盛。
官渡寺的重新修建，人们在用优秀的传
统文化给养心灵的同时，也在挖掘扩展
它的文化内涵和辐射力。如今的官渡寺
不单单是人们祭祀忠义之士的寺院，更
是吸纳资源，彰显智慧的集结地。千年
古刹，香客如流，祥雾升腾，人们参道
论禅，祈福纳祥。古人若天上有灵，看
到今日的官渡人凝神聚力建设美丽乡
村，安享幸福生活，共筑中国梦的繁茂
场景，定会手捻胡须，颔首赞许。

官渡桥村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润着汉
文化文明的滋养，曹公垒、汉井、曹操
拴马槐、草料场、拒袁斩将碑、关帝庙
等丰厚历史文化遗迹的存留，为勤劳聪
慧的官渡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文化资
源，日后也将是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精神瑰宝，成为官渡人构筑“望得
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美丽乡
村示范性建设的精神导引，扩展着官渡
人的胸襟和格局。

任何年代，时光都会“升渡”那些
执着于追寻梦想的人，凝视着一代代官
渡人怀揣梦想，勇于创新已取得的丰硕
成果，日后再来官渡，迎候我的会是怎
样的景象？

官渡桥村“渡”华年


